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石點頭
第一回  郭挺之榜前認子

　　陰陽畀賦了無私，李不成桃蘭不芝。　　是虎方能生虎子，非麟安得產麟兒。

　　肉身縱使睽千里，氣血何曾隔一絲。

　　試看根根還本本，豈容人類有差池。

　　從來父之生子，未有不知者。莫說夫妻交媾，有徵有驗。

　　就是婢妾外遇，私己瞞人，然自家心裡，亦未嘗不明明白白。

　　但恐忙中忽略，醉後糊塗，遂有已經生子，而竟茫然莫識的。

　　昔日有一人，年過六十，自嘆無子，忽遇著一個相士，相他已經生子，想是忘記了。此人大笑說道：「先生差矣。我朝夕望

子，豈有已經生子，而得能忘記之理？」相士道：「我斷不差。你回家去細細一查，便自然要查出。」此人道：「我家三四個小

妾，日夜陪伴，難道生了兒子，瞞得人的？叫我那裡去查？」相士道：「你不必亂查。要查只消去查你四十五歲丙午這一年五月

內，可曾與婦人交接，便自然要查著了。」此人見相士說得鑿鑿有據，只得低頭回想。忽想起丙午這一年，過端午吃醉了，有一個

丫頭伏侍他，因一時高興，遂春風了一度，恰恰被主母看見，不勝大怒，遂立逼著將這丫頭賣與人，帶到某處去了。要說生子，除

非是此婢，此外並無別人。相士道：「正是他，正是他。你相有子不孤，快快去找尋，自然要尋著。」此人忙依言到某處去找尋，

果然尋著了，已是一十五歲，面貌與此人不差毫髮。因贖取回來，承了宗嗣。你道奇也不奇？

　　這事雖奇，卻還有根有苗，想得起來。就尋回來，也只平平。還有一個全然絕望，忽相逢於金榜之下，豈不更奇？待小子慢慢

說來。正是：

　　命裡不無終是有，相中該有豈能無。

　　縱然迷失兼流落，到底團圓必不孤。

　　話說南直隸廬州府合肥縣，有一秀才，姓郭名喬，表字挺之。生得體貌豐潔，宛然一美丈夫，只可恨當眉心生了一個大黑痣，

做了美玉之瑕。這郭秀才家道也還完足，又自負有才，少年就拿穩必中。不期小考利，大考不利。到了三十以外，還是一個秀才，

心下十分焦躁。有一班同學的朋友面前，往往取笑他道：「郭兄不必著急，相書說得好，龜頭有痣終鬚髮。就到五六十上，也要中

的，你愁他怎麼！」

　　郭秀才聽了，愈加不悅，就有個要棄書不讀之意。喜得妻子武氏甚賢，再三寬慰道：「功名遲早不一。你既有才學，年還不

老，再候一科，或者中去，也不可知。」郭喬無奈，只得又安心誦讀，捱到下科。不期到了下科，依然不中。自不中也罷了，誰知

裡中一個少年，才二十來歲，時時拿文字來請教郭秀才改削，轉高高中在榜上。

　　郭喬這一氣，幾乎氣個小死。遂將筆硯經書，盡用火焚了，恨恨道：「既命不做主，還讀他何用？」 
　　武氏再三勸他，那裡勸得他住。一邊在家睏了數日，連飲食都減了。武氏道：「你在家中納悶，何不出門尋相知朋友，去散散

心也好。」郭喬道：「我終日在朋友面前，縱酒做文，高談闊論，人人拱聽。今到這樣年紀，一個舉人也弄不到手，轉被後生小子

輕輕奪去，叫我還有什麼嘴臉去見人？只好躲在家裡，悶死罷了。」 
　　正爾無聊，忽母舅王袞，在廣東韶州府樂昌縣做知縣，有書來與他。書中說：「倘名場不利，家居寂寥，可到任上來消遣消

遣。況滄湖瀧水，亦古今名勝，不可不到 。」郭喬得書大喜，因對武氏說道：「我在家正悶不過，恰恰母舅來接我，我何不趁此到
廣東去一遊？」武氏道：「去游一遊雖好，但恐路遠，一時未能便歸。宗師要歲考，卻教誰去？」郭喬笑道：「賢妻差矣！我既遠

遊，便如高天之鶴，任意逍遙，終不成還戀戀這頂破頭巾。明日宗師點不到，任他除名罷了。」武氏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你既出了

門，我一個婦人家，兒子又小，倘有些門頭戶腦的事情，留著這秀才的名色搪搪，也還強似沒有。」

　　郭喬道：「即是這等說，我明日動一個遊學的呈子在學中，便不妨了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母舅來接我，雖是他一段好意思，但聞

他做官甚是清廉，我到廣東，難道死死坐在他衙中？未免要東西覽遊，豈可盡取給於他？須自帶些盤纏去方好 。」武氏道 ：「既
要帶盤纏去，何不叫郭福率性買三五百金貨物跟你去，便伸縮自便。」郭喬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如此更妙！」遂一面叫郭福去置貨，

一面到學中去動呈子。

　　不半月，呈子也准了，貨物又置了，郭喬就別了武氏，竟往廣東而去。正是：

　　名場失意欲銷憂，一葉扁舟事遠遊。

　　只道五湖隨所適，誰知明月掛銀鉤。

　　郭喬到了廣東，先叫郭福尋一個客店，將貨物上好了發賣，然後自到縣中，來見母舅王知縣。王知縣聽見外甥到了，甚是歡

喜，忙叫人接入內衙相見。各敘別來之事，就留在衙中住下。一連住了十數日，郭喬心下因要棄去秀才，故不欲重讀詩書。坐在衙

中，殊覺寂寞。

　　又捱了兩日，悶不過，只得與母舅說道：「外甥此來，雖為問候母舅並舅母二大人之安，然亦因名場失利，借此來散散憤鬱。

故今稟知母舅大人，欲暫出衙，到各處去遊覽數日，再來侍奉何如？」王知縣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初到此，地方不熟，待我差一個

衙役，跟隨你去，方有次第。」 郭喬道：「差人跟隨固好，但恐差人跟隨，未免招搖，有礙母 舅之官箴，反為不妙。還是容愚甥
自去，仍作客游的相安於無事。」王知縣道：「賢甥既欲自游，我有道理了。」隨入內取了十兩銀子，付與外甥道：「你可帶在身

邊作游資。」郭喬不敢拂母舅之意，只得受了。遂走出衙來，要到郭福的下處去看看。

　　不期才走離縣前，不上一箭之遠，只見兩個差人，鎖著一個老兒，往縣裡來。後面又跟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，啼啼哭哭。郭

喬定睛將那女子一看，雖是荊釵布裙，卻生得：

　　貌團團似一朵花，身梟梟如一枝柳。眉分畫出的春山，眼橫澄來的秋水。春筍般十指纖長，櫻桃樣一唇紅綻。哭聲細細鶯嬌，

鬢影垂垂雲亂。他見人，苦哀哀無限心傷；人見他，喜孜孜一時魂斷。

　　郭喬見那女子，生得有幾分顏色，卻跟著老兒啼哭，像有大冤苦之事，心甚生憐。因上前問差人道 ：「這老兒犯了甚事， 你
們拿他？這女子又是他甚人，為何跟著啼哭？」差人認得郭喬是老爺親眷，忙答應道：「郭相公，這老兒不是犯罪，是欠了朝廷的

錢糧，沒得抵償，今日是限上該比，故帶他去見老爺。這女子是他的女兒，捨不得父親去受刑，情願賣身償還。卻又一時遇不著主

顧，故跟了來啼哭。」

　　郭喬道：「他欠多少銀子 的錢糧？」差人道 ：「前日老爺當堂算總，共該一十六兩。」郭喬道：「既只十六兩，也還不多，
我代他嘗了罷。」因在袖中，將母舅與他作游資的十兩，先付與老兒，道：「這十兩，你可先交在櫃上；那六兩可跟我到店中取與

你。」老兒接了銀子，倒在地下就是一個頭，說道：「相公救了我老朽一命，料無報答。只願相公生個貴子，中舉中進士，顯揚後

代罷。」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兒後面磕頭。

　　郭喬連忙扯他父女起來道：「甚麼大事，不須如此。」差人見了，因說道：「郭相公既積陰騭憐憫他，此時老爺出堂還早，何

不先到郭相公寓處，領了那六兩銀來一同交納，便率性完了一件公案。」郭喬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遂撤身先走，差人並老兒女子俱

隨後跟來。

　　郭喬到了客店，忙叫郭福，取出一封十兩紋銀，也遞與老兒道：「你可將六兩湊完了銀糧，你遭此一番，也苦了，餘下的可帶



回去，父女們將養將養。」老兒接了銀子，遂同女兒跪在地下，千恩萬謝的只是磕頭。

　　郭喬忙忙扯他起來道：「不要如此，反使我不安。」差人道：「既郭相公周濟了你，且去完了官事，再慢慢的來謝也不遲。」

遂帶了老兒去了。郭喬因問郭福貨物賣的如何。郭福道：「托主人之福，帶來的貨物，行情甚好，不多時早都賣完了。原是五百兩

本銀，如今除去盤費，還淨存七百兩，實得了加四的利錢，也算好了。」

　　郭喬聽了，歡喜道：「我初到此，王老爺留住，也還未就回去。你空守著許多銀子，坐在此也無益。莫若多寡留下些盤纏與

我，其餘你可盡買了回頭貨去，賣了，再買貨來接我，亦未為遲。就報個信與主母也好。」郭福領命，遂去置貨不題。

　　郭喬吩咐完了，就要出門去遊賞。因店主人苦苦要留下吃飯，只得又住下了。剛吃完酒飯，只見那老兒已納完錢糧，消了牌

票，歡歡喜喜，同著女兒，又來拜謝郭喬。因自陳道：「我老漢姓米，名字叫做米天祿。取妻范氏，只生此女，叫做青姐。生他

時，他母親曾得一夢，夢見一神人對他說：『此女當嫁貴人，當生貴子，不得輕配下人。』故今年一十八歲，尚不捨得嫁與鄉下人

家。我老漢只靠著有一二十畝山田度日，不料連年荒旱，拖欠下許多錢糧。官府追比甚急，並無抵償，急急要將女兒嫁人。人家恐

怕錢糧遺累，俱不敢來娶。追比起來，老漢自然是死了。女兒見事急，情願賣身救父，故跟上城來。又恨一時沒個售主。今日幸遇

大恩人，發惻隱之心，慨然周濟，救了老漢一命。真是感恩無盡。再四思量，實實毫無報答。惟有將小女一身，雖是村野生身，尚

不十分醜陋；又聞大恩人客居於此，故送來早晚伏侍大恩人，望大恩人鑒老漢一點誠心，委曲留下。」

　　郭喬聽了，因正色說道：「老丈說話就說差了， 我郭挺之是個名教中人，決不做非理之事。就是方才這些小費，只不過見你年
老拘攣，幼女哭泣，情甚可憐。一時不忍，故少為周濟，也非大惠。怎麼就思量得人愛女？這不是行義，轉是為害了。斷乎不

可！」

　　米老兒道：「此乃老漢一點感恩報德之心，並非恩人之意，或亦無妨，還望恩人留下。」郭喬道：「此客店中，如何留得婦人

女子。你可快快領去，我要出門了，不得陪你。」說罷，竟起身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　　施恩原不望酬恩，何料絲蘿暗結婚。

　　到得桃花桃子熟，方知桃葉出桃根。

　　米老兒見郭喬竟丟下他出門去了，一發敬重他是個好人。只得帶了女兒回家，與范氏說知。大家感激不勝，遂立了一個牌位，

寫了他的姓名在上，供奉在佛前，朝夕禮拜。鄉下有個李家，見他錢糧完了，又思量來與他結親。米天祿夫妻倒也肯了，青姐因辭

道：「父親前日錢糧事急，要將我嫁與李家，他再三苦辭。我見事急，情願賣身救火，故父親帶我進城去賣身。幸遇著郭恩人，慨

然周濟。他雖不為買我，然得了他二十兩銀子，就與買我一樣。況父親又將我送到他下處，他恐涉嫌疑，有傷名義，故一時不好便

受。然我既得了他的銀子，又送過與他，他受與不受，我就是郭家的人了。如何好又嫁與別人？如若嫁與別人，則前番送與他，都

是虛意了。我雖是鄉下一個女子，不知甚的，卻守節守義，也是一般，斷沒個任人去取的道理。郭恩人若不要我，我情願跟隨父

母，終身不嫁，紡績度日，決不又到別人家去。」

　　米天祿見女兒說得有理，便不強他，也就回了李家。但心下還想著要與郭喬說說，要他受了。不期進城幾次，俱尋郭喬不見，

只得因循下了。

　　不期一日，郭喬在山中遊賞，忽遇了一陣暴雨，無處躲避。忽望見山坳裡一帶茅屋，遂一逕望茅屋跑來。及跑到茅屋前，只見

一家柴門半掩，雨越下得大了，便顧不得好歹，竟推開門，直跑到草堂之上。早看見一個老人，坐在那裡低著頭打草鞋，因說道：

「借躲躲雨，打攪休怪。」

　　那老人家忽抬起頭來一看， 認得是郭喬，不勝大喜。因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恩人耶！我尋了 恩人好幾遍，皆遇不著，今日為何
直走到這裡？」郭喬再細看時，方認得這老兒正是米天祿，也自歡喜。因說道：「原來老丈住在這裡。我因信步遊賞，不期遇雨 。
」米天祿因向內叫道： 「大恩人在此，老媽女兒，快來拜見！」
　　叫聲未絕，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來。看見果是郭喬，遂同天祿一齊拜倒在地，你說感恩，我說叨惠，拜個不了。郭喬連忙扶

起。三人拜完，看見郭喬渾身雨淋的爛濕，青姐竟不避嫌疑，忙走上前，替郭喬將濕巾除了下來，濕衣脫了下來，一面取兩件乾布

衣，與郭喬暫穿了，就一面生起些火來烘濕衣。范氏就一面去殺雞炊煮。

　　不一時，濕衣、濕巾烘乾了，依舊與郭喬穿戴起來。范氏炊煮熟了。米天祿就放下一張桌子，又取一張椅子，放在上面，請郭

喬坐了，自家下陪。范氏搬出肴來，青姐就執壺在旁斟酒。郭喬見他一家慇懃，甚不過意，連忙叫他放下。他那裡肯聽。米天祿又

再三苦勸，只得放量而飲。飲到半酣之際，偷著將青姐一看，今日歡顏，卻與前日愁容，不大相同。但：

　　如花貌添出嬌羞，似柳腰忽多嫋娜。春山眉青青非蹙恨，秋水眼淡淡別生春。纖指捧觴飛筍玉，朱唇低勸綻櫻丹。笑色掩啼

痕，更饒嫵媚。巧梳無亂影，倍顯容光。他見我已吐出熱心，我見他又安忍裝成冷面。

　　郭喬吃到半酣，已有些放蕩。又見青姐在面前來往，更覺動情。心下想一想，恐怕只管留連，把持不定，弄出事來。又見雨住

天晴，就要作謝入城。當不得米天祿夫妻，苦苦留住道：「請也請恩人不容易到此，今邀天之幸，突然而來，就少也要住十日半

月，方才放去。正剛剛到得，就想回去，這是斷斷不放 。」郭喬無奈，只得住下。
　　米天祿又請他到山前山後去遊玩。遊玩歸來，過了一宿。到次日清晨，米天祿在佛前燒香，就指著供奉的牌位與郭喬看，道：

「這不是恩人的牌位麼？」郭喬看了，就要毀去，道：「多少恩惠，值得如此，使我不安。」米天祿道：「怎說恩惠不多，若非有

此，我老漢一死，是不消說的；就是老妻小女，無依無倚，也都是一死，怎能得團頭聚面，復居於此？今得居此者，皆恩人之再生

也。」郭喬聽了，不勝感歎道：「老丈原來是個好人！過去的事，怎還如此記念！」

　　天祿道：「感恩積恨，乃人生鑽心切骨之事。不但老漢不敢忘恩人大德，就是小女，自拼賣身救父，今得恩人施濟，不獨救了

老漢一命，又救了小女一身。他情願為婢，伏侍恩人；又自揣村女，未必入恩人之眼，見恩人不受，不敢苦強。然私心以為得了恩

人的厚惠，雖不蒙恩人收用，就當賣與恩人一般，如何又敢將身子許與別子？故昨日李家見老漢錢糧完了，又要來議婚。小女堅執

不從，已力辭回去了。」

　　郭喬聽了，著驚道：「這事老丈在念，還說有因；令媛妙齡，正是桃夭子，宜室宜家，怎麼守起我來！哪有此事！這話我不

信。」米天祿道：「我老漢從來不曉得說謊。恩人若不相信，待我叫他來，恩人自問他便知。」因叫道：「青姐走來，恩人問你

話。」

　　青姐聽見父親叫，連忙走到面前。郭喬就說道：「前日這些小事，乃我見你父親一時遭難無償，我自出心贈他的。青姑娘賣身

救父，自是青姑娘之孝，卻與我贈銀兩不相干。青姑娘為何認做一事？若認做一事，豈不因此些小之事，倒誤了青姑娘終身？」青

姐道：「事雖無干，人各有志，恩人雖贈銀周濟，不為買妾，然賤妾既有身可賣，怎叫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？若父親白白受恩人之

惠，則恩人仁人，為義士，而賤妾賣身一番，依舊別嫁他人，豈非止博虛名，而不得實為孝女了？故恩人自周濟於父親，賤妾自賣

身於恩人，各行各志，各成各是，原不消說得。若必欲借此求售於恩人，則賤妾何人，豈敢仰辱君子，以取罪戾？」

　　郭喬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青姑娘不獨是個美女子，竟是一個賢女子。我郭挺之前日一見了青姑娘，非不動心，一來正在施

濟，恐礙了行義之心；二來年齒相懸，恐妨了好逑之路，故承高誼送來之時，急急避去，不敢以色徒自誤。不期青姑娘倒在此一片

眷戀之貞心，豈非人生之大快！但有一事，也要與青姑娘說過。家有荊妻，若蒙垂愛，只合屈於二座。」 
　　青姐道：「賣身之婢，收備酒掃足矣，安敢爭小星之位？」郭喬聽了，愈加歡喜，道：「青姑娘既有此美意，我郭挺怎敢相

輕，容歸寓再請媒行聘。」青姐道：「賤妾因已賣身與恩人， 故見恩人而不避。若再請媒行聘，轉屬多事，非賤妾賣身之原意了。
似乎不必 ！」郭喬說道：「這是青姑娘說的，各行各志，不要管我。」說定，遂急急的辭了回寓。正是：



　　花有清香月有陰，淑人自具涉人心。

　　若非眼出尋常外，那得芳名留到今。

　　郭喬見青姐一個少年的美貌女子，情願嫁他，怎麼不喜。又想青姐是個知高識底的女子，他不爭禮於我，自是他的高處；我若

無禮於他，便是我的短處了。因回寓取了三十二兩銀子，競走至縣中。將前事一五一十，都與母舅說了，要他周全。王知縣因見他

客邸無聊，只得依允了。將三十二銀子，封做兩處，以十六兩做聘金，以十六兩做代禮。又替他添上一對金花，兩匹彩緞，並鵝酒

果盒之類。又叫六名鼓樂，又差一吏，兩個皂隸，押了送去。吩咐他說 ：「是本縣為媒，替郭相公娶米天祿 女兒為側室。」
　　吏人領命，竟送到種玉村米家來。恐米家不知，先叫兩個皂隸報信。不期這兩人皂隸，卻正是前日催糧的差人。米老兒忽然看

見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錢糧已交完，二位又來做甚麼？」二皂隸方笑說道：「我們這番來，不是催糧錢。是縣 裡老爺，替郭相公為
媒，來聘你令媛。聘禮隨後就到了，故我二人先來報喜 。」米老兒聽了，還不信，道：「郭相公來聘小女，為甚太爺肯替他做
媒？」二皂隸道：「你原來不知，郭相公就是我縣裡太爺的外甥 。」米天祿聽了，愈加歡喜，忙忙與女兒說知，叫老媽央人相幫打
點。

　　早彭樂吹吹打打，迎入村來了。不一時到了門前，米天祿接著。吏人將聘禮代禮，金花彩緞，鵝酒果盒，一齊送上。又將縣尊

吩咐的話，一一說與他知。米老兒聽了，滿口答應不及的道是道是。忙邀吏人並皂隸入中堂坐定，然後將禮物一一收了。鼓樂在門

前吹打，早驚動了一村的男男女女，都來圍看，皆羨道：「不期米家女兒，前日沒人要，如今倒嫁了這等一個好女婿。」范氏忙央

親鄰來相幫，殺雞宰鵝，收拾酒飯，款待來人。只鬧了半日，方得打發去了。

　　青姐見郭喬如此鄭重他，一發死心塌地。郭喬要另租屋娶青姐過去，米天祿恐客邊不便，轉商量擇一吉日，將郭喬贅了入來。

又熱鬧了一番，郭喬方與青姐成親。正是：

　　游粵無非是偶然，何曾想娶鵲橋仙。

　　到頭柱子蘭孫長，方識姻緣看線牽。

　　二人成親之後，青姐感郭喬不以賣身之事輕薄他，故凡事體心貼意的奉承。郭喬見青姐成親之後，比女兒更加妍美，又一心順

從，甚是愛他。故二人如魚似水，十分相得。每日相偎相依，郭喬連遊興也都減了。過了些時，雖也記掛著家裡，卻因有此牽絆，

便因此循循過了。

　　忽一日，郭福又載了許多貨來，報知家中主母平安。郭喬一發放下了心腸。時光易過，早不知不覺，在廣東住了年半有餘。王

知縣見他久不到衙，知他為此留戀，因差人接他到衙，戲戒他道 ：「我接你來游粵的初念，原為你一時不曾中得，我恐你抑鬱，故
接你來散散。原未嘗叫你在此拋棄家鄉，另做人家。今你來此，已將及二載，明年又是場期，還該早早回去，溫習書史，以圖上

進。若只管流落在此，一時貪新歡，誤了終身大事，豈不是我做母舅的接你來倒害你！」

　　郭喬口中雖答應道：「母舅大人吩咐的是！外甥只等小價還有些貨物一賣完，就起身回去了。」然心裡實未嘗打點歸計。不期

又過不得幾時，忽王知縣報行取了，要進京，遂立逼著要郭喬同去。郭喬沒法推辭，只得來與青姐說知。

　　青姐因說道：「相公故鄉，原有家產，原有主母，原有功名，原該回去，是不消說得的。賤妾雖蒙相公收用，卻是旁枝，不足

重輕，焉敢以相公憐惜私情，苦苦牽纏，以妨相公之正業。但只是一事，要與相公說知，求相公留意，不可忘了 。」郭喬道：「你
便說 得好聽，只是恩愛許久，一旦分離，如何捨得？你且說，更有何事，叫我留意？」青姐道：「賤妾蒙相公憐愛，得侍枕席，已
懷五月之孕了。倘僥倖生子，賤妾可棄，此子乃相公骨血，萬不可棄，所以說望相公留意。」

　　郭喬聽了，慘然道：「愛妻怎麼就說到一個棄字！我郭喬縱使無情，也不至此。今之欲歸，非輕舍愛妻，苦為母舅所迫耳！歸

後當謀再至，決不相負。」 青姐道：「相公之心，何嘗願棄。但恐道路遠，事牽絆，不得已耳。」郭喬道：「棄與不棄，在各人之
習，此時也難講。愛妻既念及生子，要我留名，我就預定一名於此，以為後日之徵何如？」青姐道：「如此更妙 。」郭喬道：「世
稱父子為喬梓，我既名喬，你若生子，就叫做郭梓罷了 。」青姐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謹遵相公之命。」
　　又過了兩日，王知縣擇了行期，速速著人來催。郭喬無可奈何，只得叫郭福留下二百金與米天祿，叫他置些產業，以供青姐之

用。然後拜別，隨母舅而去。正是：

　　東齊有路接西秦，驛路山如眉黛顰。

　　若論人情誰願別，奈何行止不由人。

　　郭喬自別了青姐，隨著母舅北歸，心雖繫念青姐，卻也無可奈何。月餘到了廬州家裡。幸喜武氏平安，夫妻相見甚歡。武氏已

知道娶了青姐之事，因問道：「你娶了一妾，何不帶了來家，與我作伴也好，為何竟丟在那裡？」郭喬道 ：「此不過一時客邸無
聊，適不湊巧，偶爾為之，當得甚麼正景？遠巴巴又帶他來？武氏道：「妻妾家之內助，倘生子息，便要嗣續宗祖，怎說不是正

景？」郭喬笑道：「在那裡也還正景。今見了娘子，如何還敢說正景。」說的夫妻笑了。

　　過了兩日，忽聞得 又點出新宗師來科舉。郭喬也還不在心上，倒是武氏再三說道：「你又不老，學中名字又還在，何不再出去
考一考？」郭喬道：「舊時終日讀書，也不能巴得一第。今棄了將近兩年，荒疏之極，便去考，料也無用。」武氏道：「縱無用，

也與閒在家裡一般 。」
　　郭喬被武氏再三勸不過，只得又走到學中去銷了假， 重新尋出舊本頭來又讀起。讀到宗師來考時，喜得天資高，依舊考了一個
一等，只無奈入了大場，自誇文章錦繡，仍落孫山之外。一連兩科，皆是如此。初時還惱，後來知道命中無科甲之分，連惱也不

惱。

　　此時郭喬已是四十八歲，武氏也是四十五歲，雖然不中，卻喜得家道從容，盡可度日。郭喬自家功名無望，便一味留心教子。

不期兒子長到一十八歲，正打帳與他求婚，不期得了暴疾，竟自死了。夫妻二人，痛哭不已，方覺人世有孤獨之苦。

　　急急再想生子，而夫妻俱是望五之人，那裡還敢指望！雖武氏為人甚賢，買了兩個丫頭，在房中伏侍郭喬，卻如水中撈月，全

然不得。初時郭福在廣東做生意，青姐處還有些消息，後來郭福不走廣東，遂連消息都無了。郭喬雖時常在花前月下念及青姐，爭

奈年紀漸漸大了，那裡能夠到得廣東。青姐之事，只當做了一場春夢，付之一歎。學中雖還掛名做個秀才，卻連科舉也不出來了，

白白的混過了兩科。

　　這年是五十六歲，又該鄉試，郭喬照舊不出來赴考。不期這一科的宗師，姓秦名鑒，雖是西人，卻自負知文，要在科場內拔識

幾個奇才；正案雖然定了，他猶恐遺下真才，卻又另考遺才，不許一名不到。郭喬無奈，只得也隨眾去考，心下還暗暗想道：「考

一個六等，黜退了，倒乾淨，也免得年年奔來奔去。」

　　不期考過了，秦宗師當面發落第一名，就叫郭喬問道 ：「你文字做得淵涵醇正，大有學識，此乃必售之技，為何自棄，竟不赴
考？」郭喬見宗師說話，打動他的心事，不覺慘然跪稟道：「生員自十六歲進學，在學中做過四十年生員，應舉過十數次，皆不能

僥倖。自知命中無分，故心成死灰，非自棄也。」

　　秦宗師笑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窗下休言命，場中莫論文。我本院偏不信此說。場中乃論文之地，若不論文，卻將何為據。本院

今送你入場，你如此文字，若再不中，我本院便情願棄職回去，再不閱文了。」郭喬連連叩頭，道：「多蒙大秦宗師如此作養，真

天地再生，父母再養矣。」

　　不多時，宗師發放完，忙退了出來。與武氏說知，從新又興興頭頭到南場去科舉。

　　這一番入場也是一般做文，只覺的精神猛勇。真是：「貴人抬眼看，便是福星臨。」三場完了，候到發榜之期，郭喬名字早高

高中了第九名亞魁。忙忙去吃鹿鳴宴，謝座師，謝房師，俱隨眾一體行事。



　　惟到謝宗師，又特特的大拜了四拜，說道：「門生死灰，若非恩師作養，已成溝中棄物了。」秦宗師自負賞鑒不差，也不勝之

喜，遂催他早早入京靜養。郭喬回家，武氏見他中了舉人，賀客填門，無任歡喜。只恨兒子死了，無人承接後代，甚是不快。

　　郭喬因奉宗師之命，擇了十月初一日，便要長行。夫妻臨別，武氏再三囑咐道：「你功名既已到手，後嗣一發要緊。妾聞古人

還有八十生子之事，你今還未六十，不可懈怠。家中之婢，久已無用；你到京中，若遇燕趙得意佳人，不妨多覓一兩人，以為廣育

之計 。」郭喬聽了，感激不盡，道：「多蒙賢妻美意，只恐枯楊不能生稊了 。」武氏道：「你功名久已灰心， 怎麼今日又死灰復
燃，天下事不能預料，人事可行，還須我盡。」

　　郭喬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領教，領教！」夫妻遂別了。正是：

　　賢妻字字是良言，豈獨擔當蘋與蘩。

　　倘能婦人皆若此，自然家茂子孫繁。

　　郭喬到了京中，赴部報過名，就在西山尋個冷寺住下，潛心讀書，不會賓客。到了次年二月，隨眾入場，三場完畢。到了春榜

放時，真是時來頑鐵也生光，早又高中了三十三名進士。

　　滿心歡喜，以為完了一場讀書之願。只可恨死了兒子，終屬空喜。忽報房刻成會試錄，送了一本來看。郭喬要細細看明，好會

同年。看見自家是第三十三名郭喬，廬州府合肥縣生員；再看到第三十四名，就是一個郭梓，韶州府東昌縣附學生。心下老大吃了

一驚，暗想道：「我記得廣東米氏別我時，他曾說已有五月之孕，恐防生子，叫我先定一名，我還記得所定之名，恰恰正是郭梓。

難道這郭梓，就是米氏所生之子？若說不是，為何恰恰又是韶州府樂昌縣，正是米氏出身之地？但我離廣東，屈指算來，只好二十

年。若是米氏所生之子，今才二十歲，便連夜讀書，也不能中舉中進士如此之速 。」心下狐疑不了，忙吩咐長班：「去訪這中三十
四名的郭爺，多大年紀了，寓在那裡，我要去拜他。」

　　長班去訪了來，報導：「這位郭爺，聽得人說他年紀甚小，只好二十來歲，原是貧家出身，盤纏不多，不曾入城，就住在城外

一個冷飯店內。聞知這郭爺，也是李翰林老爺房裡中的，與老爺正是同門。明日李老爺散生日，本房門生都要來拜賀。老爺到李老

爺家，自然要會著。」郭喬聽了大喜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日色才出，即縣了賀禮，來與李翰林拜壽。李翰林出廳相見。拜完壽，李翰林就問道：「本院閒散誕辰，不足為

賀。賢契為何今日來得獨早？」郭喬忙打一恭道：「門生今日一來奉祝，二來還有一狐疑之事，要求老師台為門生問明。」

　　李翰林道：「有甚狐疑之事？」郭喬遂將隨母舅之任，游廣東並娶妾米氏，同住了二年有餘，臨行米氏有孕，預定子名之事，

細細說了一遍。道：「今此郭兄，姓同名同，年又相同，地方又相同，大有可疑。因係同年，不敢輕問。少頃來時，萬望老師台細

細一詢，便知是否。」李翰林應允了。

　　不多時，眾門生俱到，一面拜過壽，一面眾同年相見了，各敘寒溫。坐定，李翰林就開口先問郭梓道：「郭賢契，貴庚多少

了？」郭梓忙打一躬道：「門生今年正交二十。」李翰林又問道：「賢契如此青年，自然具慶了，但不知令尊翁是何台諱？原習何

業？」

　　郭梓聽見問他父親名字，不覺面色一紅，沉吟半晌，方又說道：「家父乃廬州府生員，客游於廣，以蔭門 生。門生生時，而家
父已還，尚未及面，深負不孝罪。」李翰林道：「據賢契說來，則令堂當是米氏了。」郭梓聽了大驚道：「家母果係米氏，不知老

師台何以得知？」李翰林道：「賢契既知令尊翁是廬州府生員，自然知其名字。郭梓道：「父名子不敢輕呼，但第三十三名的這位

同年，貴姓尊名，以及郡縣，皆與家父相同，不知何故。」李翰林道：「你既知父親是廬州生員，前日舟過廬州，為何不一訪

問？」

　　郭梓道：「門生年幼，初出門，不識道途，又無人指引，又因家寒，資斧不裕，又恐誤了場期，故忙忙進京，未敢迂道。今蒙

老師台提拔，僥倖及第，只俟廷試一過，即當請假到廬州訪求。」李翰林笑道：「賢契如今不消又去訪求了，本院還你一個父親

罷！這三十三名的正是他。」郭梓道：「家母說家父是生員，不曾說是舉人進士 。」
　　李翰林又笑道：「生員難道就中不得舉人進士的麼？」郭喬此時，已看得明白，聽得明白，知道確乎是他的兒子，滿心狂喜，

忍不住走上前說道：「我兒，你不消疑惑了，你外祖父可叫做米天祿？外祖母可是范氏？你母親可是三月十五日生日？你住的地

方，可叫做種玉村？這還可以盜竊？你看你這當眉心的這一點黑痣，與我眉心這一點黑痣，可是假借來的？你心下便明白了。」

　　郭梓忙抬頭一看，見郭喬眉心一點黑痣，果與自家的相同。認真是實，方走上前一把扯著郭喬，拜伏於地，道：「孩子生身二

十年，尚不知木本水源，真不肖而又不孝矣 ！」郭喬連忙扶起他來，道：「汝父在詩書中埋塵一生，今方少展，在宗祀中不曾廣
育，遂致無後。今無意中得汝，又賴汝母賢能，教汝成名，以掩飾汝父之不孝，可謂有功於祖父，誠厚幸也 ！」
　　隨又同郭梓拜謝李翰林，道：「父子同出門 牆，恩莫大矣。又蒙指點識認，德更加焉。雖效犬馬銜結，亦不能補報萬一！」李
翰林道：「父子睽離，認識的多矣。若父 子鄉會同科，相逢識認於金榜之下，則古今未之有也。大奇，大奇！可賀，可賀 ！」眾
同年俱齊聲稱慶道：「果是希有之事。」

　　李翰林留飯，師生歡然，直飲得盡醉方散。 郭梓遂不出城，竟隨到父親的寓所來同宿，便細細問廣中之事。郭梓方一一說道
：「外祖父母，五六年前俱已相繼而亡， 所有田產為殯葬之計，已賣去許多，餘下者又無人耕種，取租有限，孩兒從師讀書之費，
皆賴母親日夜紡績以供 。」郭喬聽 了，不覺涕淚交下，道：「我郭喬真罪人也！臨別曾許重來，二十年竟無音問，家尚有餘，置
之絕地，徒令汝母受苦，郭喬真罪人也！廷試一過，即當請告而歸，接汝母來同居，以酬他這一番貞守之情，教子之德 。」郭梓唯
唯領命。到了廷試，郭 喬止殿在二甲，選了部屬。郭梓倒殿了探花，職授編修。父子一時榮耀。在京住不多時，因記掛著要接米
氏，郭喬就告假祭祖，郭梓就告假省母。命下了，父子遂一同還鄉。座師同年，皆以為榮，俱來餞送，享極一時之盛。正是：

　　來時父子尚睽違，不道相逢衣錦歸。

　　若使人生皆到此，山中草木有光輝。

　　郭喬父子同至廬州，此時已有人報知武夫人。武夫人見丈夫中了進士，已喜不了，又見說廣東妾生的兒子又中了探花，又認了

父親，一同回來，這喜也非常，忙使人報知母舅王袞。

　　此時王袞因行取已在京做了六年御史，告病還家，聞知此信，大喜不勝，連忙走來相會。郭喬到家，先領郭梓到家堂裡拜了祖

宗，就到內庭拜了嫡母。拜完了，然後同出前廳，自先拜了母男，就叫郭梓拜見祖母舅。拜完，郭喬因對郭梓說 ：「我娶 你母親
時，還是祖母舅為媒，替我行的聘禮，當時為此，實實在有意無意之間。誰知生出汝來，竟接了我郭氏一脈，真天意也，真快幸也

。」武氏備出酒來，大家歡飲方散。 到了次日，府縣聞知郭喬中了進士，選了部郎，又見他兒子中了探花，盡來賀喜請酒。又是親
朋友作賀，直鬧個不了。

　　郭梓記掛著生母在家懸望，只得辭了父親、嫡母回去。郭喬再三囑咐道 ：「外祖父母既已謝世，汝母獨立無依，必須要接來
同居，受享幾年，聊以報他一番苦節。」郭梓領命，晝夜兼行趕到韶州，報知母親說 ：「父親已連科中了進士，在榜上看出姓名籍
貫，方才識認了父子。遂同告假歸到廬州，拜見了嫡母。

　　父親與嫡母，因前面的兒子死了，正憂無後，忽得孩兒承續了宗祧。但父親與嫡母，俱感激母親不盡，再三吩咐孩兒，叫迎請

了母親去，同享富貴，以報母親往前之苦。此乃骨肉團圓大喜之事，母親須要打點速去為妙 。」米氏聽見郭喬也中了進士， 恰應
他母親夢中神道「貴人之妻，貴人之母」之言，不勝大喜。

　　因對兒子說道 ：「你為母的，孤立於此，也是出於無奈。今既 許歸宗，怎麼不去？」因將所有田產房屋，盡付與一個至誠的
鄉鄰，托他看守父母之塚，自家便輕身隨兒子歸宗。



　　此時府縣見郭梓中了探花，盡來奉承。聞知起身歸宗，水路送舟船，旱路送車馬，贐儀程儀，絡繹不絕。故母子二人，安安然

不兩月就到了廬州。郭喬聞報，遂親自乘轎到舟中來迎接。見了米氏，早深深拜謝道 ：「夫人臨別時，雖說有孕，叫 我定名，我
名雖定了，還不深信。誰知夫人果然生子，果然苦守二十年，教子成名，續我郭氏戔戔之一脈。此恩此德，真雖殺身亦不能酬其萬

一，只好日日跪拜夫人，以明感激而已 。」 米氏道 ：「賤妾一賣身之婢，得互君貴人，已榮於華袞，又受 君之遺，生此貴子，其
榮又為何如？至於守身教子，皆妾分內之事，又何勞何苦，而過蒙垂念？」郭喬聽了，愈加感歎道：

　　「二夫人既能力行，而又不伐，即古賢淑女，亦皆不及，何況 今人！我郭喬何幸，得遇夫人，真天緣也 ！」遂請米氏乘了大
轎，自與兒子騎馬追隨。

　　到了門前，早有鼓樂大吹大擂，迎接入去。抬到廳前歇下，閒人就都迴避了。早有侍妾欣起轎簾，請他出轎。早看見武夫人立

在廳上接他。他走入廳來，看見武夫人，當廳就是一跪，說道 ：「賤妾米氏，稟拜見夫人！」武夫人見他如此小心，也 忙跪將下
去，扶他道 ：「二夫人貴人之母也，如何過謙！快快請起 。」米氏道：「子雖不分嫡庶，妾卻不能無大小之分。還 求大夫人台
座，容賤妾拜見 。」武夫人道：「從來母以子貴， 妾無子之人，焉敢稱尊 ！」此時郭喬、郭梓俱已走到。見他二 人遜讓不已，郭
梓只得跪在旁邊，扶定武夫人，讓米氏拜了兩拜，然後放開手，讓武夫人還了兩拜，方才請起。武夫人又叫家中大小僕婢，俱來拜

見二夫人。拜完，然後同入後堂，共飲骨肉團圓之酒。自此之後，彼此相敬相愛，一家和順。郭喬後來只做了一任太守，便不願出

任。郭梓直做到侍郎，先封贈了嫡母，後又封贈了生母方已。後人有詩贊之道：

　　施恩只道濟他人，報應誰知到自身。

　　秀色可餐前種玉，書香能續後生麟。

　　不曾說破終疑幻，看得分明始認真。

　　未產命名君莫笑，此中作合豈無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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